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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
心 本报记者 张丹

在通州，有一座藏着极致东方美学的珐琅博物馆，这里陈列着银胎掐丝珐琅的传世之作，也记录着一门非遗技艺从家族传承
到行业标杆、从本土深耕到国际认可的传奇历程。掌舵人熊松涛，是第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北京特级工艺美术大师、熊氏珐
琅第三代传人。从1995年正式接过父辈手中的金丝，到耗时六年攻克掐丝珐琅表盘填补国内空白，再到以银胎工艺刷新行业标
准、让传统珐琅走进现代生活。

耳濡目染的童年印记

熊松涛与珐琅的缘分，从出生那一刻便已注定。1969年，熊
家的花丝厂正式建立，从祖父到父亲，两代人扎根景泰蓝行业，
在炉火与铜胎之间坚守半生。熊松涛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自
幼在工厂里长大，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满是空气中弥漫的釉料气
息、炉火跳动的噼啪声响、父辈们低头掐丝的专注身影，以及满
眼的瓶瓶罐罐、牡丹纹饰。

“自打我记事以来，厂子就一直在，每天看见的全是景泰蓝
的瓶子、罐子，听的都是花卉寓意，说实话，那时候真有点审美疲
劳。”回忆起年少时光，熊松涛坦言，最初他并未觉得这门手艺有
多高深，更没想过自己会一辈子与珐琅相伴。那时候的他，和大
多数年轻人一样，对日复一日、枯燥繁琐的手工技艺，没有太多
热情，甚至一度想要避开这条既定的路。

1995年，在父辈的引导下，熊松涛正式踏入珐琅行业，从最
基础的制胎、掐丝、点蓝学起，成为家族手艺的第三代传人。那
时候的他，依旧只是按部就班地学习技艺，没有明确的目标，也
没有强烈的热爱，每天在工位上重复着单调的动作，腰酸背痛是
常态，手指被细如发丝的金线划破、被高温烫伤，更是家常便饭。

改变，源于一次偶然的触动。某天，他在一本时尚杂志上看
到一篇关于珐琅腕表的报道，文中写道：“全世界仅有10人能制
作顶级掐丝珐琅表盘。”这句话像一颗石子，在他心底激起层层
涟漪。“我们家世代做景泰蓝，这门手艺传承了这么多年，难道就
做不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珐琅表盘吗？”不服输的劲头，在这位
年轻匠人的心底悄然生长。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熊松涛真正走进了珐琅的世界。他不
再觉得这是枯燥的重复，而是把它当成一场必须攻克的挑战；不
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传承，而是想要在传统之上走出属于自己
的创新之路。“喜欢一个行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循序渐进的
过程。当你真正沉下心去钻研，做出前人没有做到的事，那种成
就感，会让你愿意为之坚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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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毫米银丝里的匠心追求

如果说研发珐琅腕表是熊松涛对行业的突破，那么银胎掐丝珐
琅工艺的创新，则是他对技艺本身的极致追求。

传统景泰蓝以铜胎为主，质感厚重、光泽偏暗，难以满足高端收
藏与现代审美需求。熊松涛在家族传统铜胎珐琅的基础上，大胆创
新，潜心研发银胎掐丝珐琅工艺，攻克了银胎易氧化、釉色难附着、
高温易变形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大幅提升了珐琅作品的光洁度、反
光度与通透感，让作品呈现出温润如玉、流光溢彩的质感。

在熊松涛的作品里，极致，是刻在骨子里的标准。他坚持使用
0.06毫米的纯银丝进行掐丝，这是肉眼几乎难以分辨的细度，手工
操作时，必须屏息凝神、心手合一，手不能抖、力不能偏，稍有不慎，
银丝便会断裂，前期所有努力全部白费。“掐手表表盘时，银丝最细
能达到0.04毫米，比头发丝还要细，材质极软，弯折、勾勒全凭经验，
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除了掐丝，施釉、烧制、錾刻，每一道工序，熊松涛都追求极致。
一件精品珐琅，从制胎到成品，需要历经108道工序，单是烧釉就要
反复烧制6至8次，整体流程多达20余次，耗时两个月至一年半不
等。“珐琅是火的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温度、湿度、氧化还原反
应，任何一个细节出错，都会导致失败。”

气泡与砂眼，是珐琅工艺的百年难题。即便是故宫珍藏的宫廷
珐琅器，也难以避免气泡磨破后留下的黑点。但熊松涛偏要“啃硬
骨头”，他花费数年时间，反复试验、优化工艺，最终实现了作品几乎
无气泡、无砂眼的效果，肉眼难以分辨，达到了行业顶尖水平。“前人
做不到的，我们要努力做到；前人做到的，我们要做得更好。”

他对细节的“较真”，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作品的底纹要手
工錾刻，追求立体层次感；釉色过渡要自然，大红要明艳、翠绿要通
透、水墨要雅致；即便是不起眼的边角、底部，也要精益求精，绝不敷
衍。熊松涛告诉记者，“不成魔，不成佛。做手艺，没有偏执的执着，
就做不出好作品。”

传统珐琅接轨时代与市场

在熊松涛看来，传承不是守旧，创新不是背离，只有让传统工艺
跟上时代审美、融入现代生活，非遗才能真正“活”下去。“明清有明
清的审美，近现代又有各自的风格，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手
艺人必须符合这个时代，才能活下来。”他直言，如今很多非遗项目
陷入困境，根本原因就是太过传统、脱离时代，最终只能束之高阁，
成为博物馆里的陈列品。

为了让珐琅走进现代生活，熊松涛在保留传统工艺精髓的基础
上，不断在图案、色彩、造型、用途上创新。色彩上，他打破传统珐琅
暗沉的色调，研发出明亮、通透、适配现代家居的釉色，符合当下阳
光通透、多彩简约的生活环境；造型上，从传统的瓶、罐、盒，延伸至
腕表、首饰、车饰、轻奢饰品等，满足年轻人的审美与需求；图案上，
在松鹤、孔雀、繁花等传统吉祥纹饰的基础上，融入水墨、极简、国潮
等现代风格，让作品既有东方典雅，又有时代气息。

“大作品面向收藏家，小饰品贴近年轻人。”针对年轻群体，熊松
涛团队开发了葫芦、手链、项链、耳环等轻奢珐琅饰品，成本亲民、造
型时尚，兼具传统技艺与现代美感，在市场上备受欢迎。“现在国潮
兴起，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老手艺做成他们愿
意戴、愿意用、愿意分享的东西。”

在工艺融合上，他大胆尝试，将掐丝、錾刻、镶钻、内填等多种工
艺结合，让作品更具层次感与独特性。他耗时五年打造的大型银胎
珐琅座钟，融合多种顶尖工艺，耗用150公斤白银，先制作三台铜胎
模型试验结构，反复修改设计，最终成品寓意“终生平安”，成为传世
之作，也成为他参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核心作品。

市场与生存，是熊松涛始终理性面对的问题。“不能光讲奉献，
手艺人也要生存。”他果断放弃利润低、竞争激烈的铜胎产品，专注
银胎、金胎高端珐琅，发挥工艺与技术优势，在行业中形成核心竞争
力。“熊氏珐琅不做低端产品，不搞恶性竞争，我们靠手艺立足，靠品
质说话。”

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乱象不少，比如用3D打印冒充手工掐丝、氧
化铝丝画冒充珐琅画等，但熊松涛始终坚守职业底线，绝不随波逐
流。曾有国外客户出高价，请他仿制国际品牌珐琅腕表，即便利润
丰厚，他也断然拒绝：“这是作假，是砸自己的招牌，熊氏珐琅绝不做
这样的事。我们只做原创、做新品，不做仿品、不碰假货。”

这份坚守，让熊氏珐琅在业内树立了良好口碑，也吸引了众多
国际一线品牌抛来橄榄枝。

2026年，熊松涛与国产高端汽车品牌红旗达成合作，为红旗金
葵花定制款车型制作珐琅车饰，将非遗技艺融入汽车内饰，让珐琅
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被看见。“汽车的受众比珐琅广得多，通过这样的
合作，能让更多人了解景泰蓝、喜欢传统工艺。”

如今，年近半百的熊松涛，依旧每天坚守在工厂，把控作品品
质、指导匠人技艺、谋划品牌发展。曾经熬夜到凌晨的冲劲，化作沉
稳内敛的坚守；曾经攻克技术的热血，化作传承非遗的责任。他说，
自己这辈子，只做了珐琅这一件事，也只想做好这一件事。

填补国内高端珐琅腕表空白

2000年，熊松涛立下一个在当时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目
标——研发中国人自己的掐丝珐琅表盘，填补国内高端珐琅腕
表的技术空白。

那时候，国内高端珐琅腕表市场完全被国外品牌垄断，核心
技术牢牢掌握在少数国外匠人手中，不仅价格昂贵，更对国内匠
人封锁工艺。“媒体说全世界只有10个人能做，我就不信这个邪，
我们有百年景泰蓝工艺积淀，有家族传承的精湛技艺，一定能做
出来！”

可真正开始研发，熊松涛才明白，这短短一句话的背后，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珐琅表盘，方寸之间藏乾坤。它的面积
仅有硬币大小，却要求精度极高、工艺极繁，比传统珐琅器皿难
度高出数倍。首先是胎体问题，表盘材质轻薄，高温烧制时极易
变形，一旦变形，便无法匹配机芯；其次是掐丝工艺，表盘上的纹
饰细腻繁复，需要用到比头发丝还要细的金丝，熊松涛团队所用
金丝最细可达 0.04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的一半，手工弯折、勾勒
时，稍一用力便会断裂，毫厘之差便前功尽弃；再者是釉色烧制，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炉温的细微变化、氧化还原的微小差异，都
可能导致成品报废，气泡、砂眼、崩釉等问题，更是家常便饭。

最初，熊松涛带着一个三五人的小团队埋头实验，没有成熟
的技术参考，没有现成的工艺标准，一切只能靠摸索。他们先是
尝试给香港客户制作，整整两年，无数次试验，无数次失败，始终
达不到对方的标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表盘，怎么就做不好？”
那段时间，挫败感无时无刻不在笼罩着团队。

但熊松涛从未想过放弃。他四处寻找合作机会，主动联系
北京手表厂，一次次上门沟通，提供数据、尺寸、安装要求，反复
磨合；他远赴日本、俄罗斯、欧洲考察，走进国际品牌工坊，看不
到核心工艺，就仔细研究成品，揣摩标准与细节，“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只要见过好东西，就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

为了攻克技术难题，熊松涛把家安在了工厂，吃住都在工位
旁。每天下午2点开工，一直干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态，有时候刚
躺下，突然想到一个改进方法，立马爬起来继续实验。“那时候根
本不觉得累，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门技术攻下来。”失
败了，就拆解分析问题所在；釉色不对，就反复调试配方；胎体变
形，就不断优化制胎工艺。

2006年，历经整整六年、近两千个日夜的攻坚，熊松涛终于
成功研发出掐丝珐琅表盘工艺，得到了北京手表厂的正式认可，
中国高端珐琅腕表的空白，被这位通州匠人彻底填补。

那一年，他为北京手表厂制作的《蝶恋花》珐琅腕表一经问
世，便惊艳业界。方寸表盘之上，玫瑰、康乃馨、马蹄莲、兰花等
十种花卉栩栩如生，高速转动的摆轮带动蝴蝶翅膀，仿佛在花
丛中翻飞，每一根金丝、每一抹釉色，都堪称完美。这款腕表在
瑞士巴塞尔展览上一炮而红，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珐琅工艺的
实力。

“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技术上的瓶颈，而是不被理解、看不到
希望的迷茫。”熊松涛说，六年时间，他烧掉的废品不计其数，投
入的资金难以计数。在他的工厂里，有一件特殊的作品——“永
远无法完成的作品”。专门用来陈列所有烧制失败的废品，随着
时间推移，这件作品的体积不断扩大。“只要我还在做，就会一直
有废品，它记录着我们的失败，也见证着我们的坚守。”这件特殊
的“作品”，成为熊松涛六年攻坚最真实的见证。

非遗大师熊松涛的传奇人生

一缕缕金丝铸珐琅丝铸珐琅


